
·比较教育· 科学慈善与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

利的社会环境有关。十字军东征令欧洲人眼界大开，

意大利的贵族和商人都争相取得欧洲与东地中海之

间的贸易，他们从商业活动中累积了多余的财富后，

便开始以艺术和科学来美化自己的家乡和城市。他

们所供养的学者追求各自在科学上的兴趣，作为回

报，他们为赞助者提供有用的和装饰性的服务。在

整个西方历史上，富豪一边聚积财富，一边将财富

散播于社会，投入到自己感兴趣或是感觉身负使命

的社会领域，推动社会建设和改变，这已经成为一

种风气，成为体现其存在价值的重要方式。这种由个

人投入到社会、参与社会变革、进行社会实验的资

金，可以被称作 “有价值观的钱”。这种资金曾经是

推动文艺复兴的重要力量，也是镀金时代崛起的超级

富豪们在完成原始积累后大手笔改造社会的工具。

美国科学研究的经费支持一开始并非来自于政

府，而是工商业精英的赞助。在立法者对科学新发

现毫无兴趣的年代，为了获得赞助，科学家利用

“资助科学是一种爱国主义行径”这种方式来游说

赞助者。这一现象也与以托克维尔为标志的美国募

捐传统的产生有关。因此，早期的美国赞助者更像

１９世纪的美第奇家族，为天文、化学和生物方面的
基础性研究提供资金。而政府将经费投入到能立刻

见效的应用性研究上，如沿海和地质调研，其成果

能直接促进国家的工业繁荣。［５］

美国科学慈善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是来自英国化学

家詹姆士·史密森（ＪａｍｅｓＳｍｉｔｈｓｏｎ）在１８２０年的一笔
遗产，其目的是 “在华盛顿建立一个促进知识增长和

传播的机构”。约翰·昆西·亚当斯提议不动这笔资

金，只用其收入的６％。同时他强烈支持将这笔资金用
于原创性的调研，构建 “史密森”研究机构。１８４６年，
普林斯顿的一位物理学教授约瑟夫·亨利成为基金会

秘书，他支持从物理学到人类学各方面的研究，并经

常发表言论，阐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时至今日，“史

密森学会”仍然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机构之一。

史密森大概不会想到，他的一个决定影响了美

国慈善捐赠方向的转变。之后，一系列由私人捐助

的学术文化机构在美国纷纷出现，渐渐地，美国在

教育领域的慈善捐助重点开始由道德、宗教等向科

学、文化转变。进入２０世纪，文化教育成为美国各
大慈善基金会关注的重点。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家们意识到需要更稳定

的研究经费支持。例如，哈佛天文台台长爱德华·

皮克林 （ＥｄｗａｒｄＣｈａｒｌｅｓ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寻求建立一个捐

赠的基金，期望基金运作的收入能够支持持续性研

究。一开始，很少有赞助者对此计划感兴趣，因为

它缺少冠冕堂皇的承诺甚至是明晰的实际应用。相

反，白手起家的商业界富豪更愿意建立更多、更大

的天文台。到２０世纪初，专门管理科学慈善资金的
基金会开始出现了。例如，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机构

建立了一个２２００万美元的基金，支持那些科学领域
“不同寻常的人”，以 “改变我们在科学方面的世界

排名”。为达到这一目标，该机构选择了政府很少或

没有投入的基础研究领域，如地球物理、地磁学、

植物生物学和胚胎学给予经费支持。

时至今日，美国赞助者在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

方面的复杂兴趣意味着科学家们能够找到愿意对各

层次研究提供支持的赞助，而且赞助者也不再排斥

给予政府已经提供资助的领域以慈善性支持。［６］据

２０１２年美国无偿教育援助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排名
前５０名大学平均每年可获得科学慈善经费达８５００
万美元 （其中４５００万用于年度运作资金，约２０００
万用于研究方面的建筑资金，２０００万用于研究公积
金，使得公积金总额每年以约２％的比率增长）。而
排名前１０名大学每年则可获得超过２．６亿美元的慈
善捐赠，其中超过一亿美元是科学慈善。

三、美国科学慈善的法律框架

自１９６０年起，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措施，严格
限定了科学慈善的捐赠动机、边界和条款。这些规则

和大学制度一起，共同塑造了美国当今的科学慈善模

式。［７］要分析相关的法律背景，我们首先要区分赞助者

与受赞助者两个概念，前者是资金的捐赠者；后者是

这些捐赠的接受方，随之展开具体的慈善工作。

有关赞助者的法律条款始于１９１７年，即在美国
首次征收联邦收入所得税的四年以后。随着联邦税率

增长到７７％，慈善捐赠减免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规定意
在鼓励更多的纳税人进行慈善捐赠。１９３６年，联邦政
府准许企业将慈善捐赠不纳入收入范围，进一步扩大

了赞助者的范围。１８９４年的税务条款 （１９１３年该条
款在美国国会第１６次修正案中正式通过）规定 “受

赞助”方免税。这些受赞助组织在联邦免除收入所得

税条款中，以慈善、宗教、教育等不同的目的分门归

类。包括大学在内的基于研究的组织也被纳入其中，

部分是因为科学慈善被看作是有其公共性的目的，即

“提高知识的水平，加速技术进步”［８］。

科学赞助者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向大学研究进行

科学慈善：一是直接向大学进行免税性的捐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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